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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連
看
了
好
幾
部
黑
澤
明
的
電
影D

V
D

，
發

覺
黑
白
也
很
可
愛
，
事
隔
幾
十
年
，
還
是
那
麼

清
楚
玲
瓏
得
像
新
印
本
，
尤
其
看
得
人
暢
心

的
，
還
是
片
頭
明
星
工
作
人
員
那
一
串
母
雞
般

大
字
的
名
單
，
而
且
不
止
黑
澤
明
電
影
為
然
，

他
同
時
代
以
及
之
前
所
有
黑
白
片
，
都
是
同
一
樣

子
，
這
個
傳
統
，
一
直
保
持
了
好
幾
十
年
．
奇
怪
當

時
電
影
工
作
人
員
，
從
未
想
過
改
變
式
樣
。

當
然
今
日
不
再
看
到
母
雞
大
字
了
，
而
且
不
止
不

大
，
甚
至
還
愈
來
愈
小
，
看
到
已
不
是
大
母
雞
而
是

鵪
鶉
蛋
；
突
破
﹁
母
雞
傳
統
﹂
之
後
，
新
的
﹁
鵪
鶉

蛋
傳
統
﹂
至
今
也
流
行
了
幾
十
年
，
可
不
知
日
後
還

會
變
出
什
麼
新
花
樣
。

有
趣
在
大
銀
幕
時
字
體
大
，
銀
幕
縮
小
以
後
，
片

頭
片
尾
明
星
工
作
人
員
名
單
的
字
體
亦
隨
㠥
越
縮
越

小
，
小
到
在
家
裡
四
十
吋
熒
幕
也
看
不
清
楚
看
到
；

在
戲
院
放
映
，
戲
院
為
趕
下
場
，
不
容
觀
眾
慢
慢
細

看
工
作
人
員
名
單
，
想
不
到
在
家
也
同
樣
無
法
清
楚

看
到
，
長
長
的
名
單
成
了
煙
花
一
樣
的
裝
飾
，
漸
漸

在
乎
﹁
美
感
﹂︵
其
實
也
不
見
得
美
︶，
已
不
在
乎
傳

達
什
麼
訊
息
。
是
不
是
現
在
從
事
電
影
拍
攝
工
作
的
人
不
在
乎

名
字
讓
人
認
識
，
就
很
值
得
疑
問
。
作
為
觀
眾
，
總
覺
得
母
雞

大
字
的
名
單
，
是
對
工
作
人
員
的
尊
重
。

不
止
片
頭
片
尾
名
單
如
是
，
市
面
上
傳
單
海
報
刊
物
廣
告
，

也
脫
不
了
疏
忽
文
字
的
處
理
。
可
能
美
術
設
計
者
已
覺
得
文
字

不
大
重
要
，
一
面
倒
就
搞
圖
案
花
樣
，
總
沒
想
到
任
何
宣
傳
，

文
字
一
旦
歸
邊
站
，
處
理
不
好
，
就
很
難
讓
人
了
解
產
品
的
好

處
。
其
實
文
字
才
是
宣
傳
的
靈
魂
，
所
以
不
要
嘲
笑
老
派
廣
告

的
傳
統
宣
傳
手
法
，
他
們
用
到
大
大
的
字
，
直
接
有
力
的
句

子
，
就
勝
過
今
日
淡
色
細
字
，
轉
彎
抹
角
不
知
所
云
，
甚
至
近

乎
猜
謎
一
樣
的
﹁
含
蓄
句
子
﹂。
有
時
傳
統
的
﹁
舊
﹂，
未
必
一
無

可
取
，
反
之
，
還
是
經
驗
提
煉
出
來
的
強
壯
力
度
，
總
有
它
值

得
保
留
的
優
點
。

有
個
前
輩
朋
友
，
就
說
他
幾
十
年
來
看
過
的
廣
告
句
子
，
最

欣
賞
還
是
那
句
﹁
×
×
公
，
止
痛
唔
駛
五
分
鐘
！
﹂
說
它
簡
單

有
力
，
宣
傳
效
果
，
大
過
千
言
萬
語
，
說
得
何
嘗
沒
有
道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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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大母雞與鵪鶉蛋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
編
審
是
甚
麼
？
﹂
一
位
在
電
視
台
工
作

多
年
的
視
帝
級
人
馬
曾
經
這
樣
問
過
。
編
劇

大
家
都
認
識
，
但
編
審
又
是
甚
麼
？
連
在
電

視
台
裡
面
工
作
，
每
天
拿
㠥
劇
本
入
廠
的
演

員
也
不
知
道
，
足
證
這
工
作
是
多
麼
被
忽
視

的
。
所
以
當
我
得
知
有
機
會
寫
這
專
欄
時
，
就
下

定
決
心
要
解
釋
一
下
編
審
的
工
作
。

﹁
編
劇
﹂
顧
名
思
義
是
負
責
編
寫
劇
本
，
而

﹁
編
審
﹂
則
是
整
個
劇
的
前
驅
、
導
航
者
，
但
如
果

要
更
加
準
確
地
形
容
這
個
崗
位
，
我
覺
得
他
更
像

一
艘
船
的
船
長
。
編
審
多
是
由
經
驗
豐
富
的
編
劇

晉
升
的
，
他
是
劇
本
的
掌
舵
人
，
負
責
帶
領
一
班

編
劇
創
作
整
套
劇
集
，
既
要
負
責
制
定
方
向
，
也

要
作
出
最
後
決
策
，
劇
本
上
有
任
何
錯
漏
都
要
負

責
。一

套
二
十
集
的
劇
集
，
一
般
會
由
編
審
帶
領
㠥

三
至
四
名
編
劇
完
成
的
，
但
如
果
拍
攝
期
迫
近
，

又
或
者
集
數
較
長
，
編
劇
的
數
目
自
然
會
增
加
。
創
作
大
多

是
主
觀
的
，
編
劇
亦
各
有
其
出
身
背
景
，
有
不
同
的
專
長
，

如
果
大
家
各
自
有
不
同
的
想
法
，
各
持
己
見
，
這
樣
劇
集
的

線
路
、
人
物
的
發
展
就
難
以
定
下
來
，
或
者
線
路
會
飄
忽
不

定
，
角
色
時
忠
時
奸
。
這
時
編
審
就
需
要
總
其
成
，
作
出
最

後
定
案
，
確
立
出
故
事
及
人
物
的
發
展
。
而
在
編
劇
寫
好
劇

本
之
後
，
編
審
更
要
負
責
改
稿
，
令
劇
本
不
會
出
現
不
連
貫

的
情
況
，
遇
有
編
劇
經
驗
不
足
或
偶
有
失
手
，
寫
不
出
要

求
，
編
審
更
有
可
能
要
將
劇
本
重
寫
。

當
編
審
其
中
一
項
甚
為
艱
巨
的
工
作
就
是
賣
橋
。
在
故
事

敲
定
了
之
後
，
編
審
就
要
負
責
向
公
司
各
巨
頭
講
解
故
事
。

會
議
室
內
坐
㠥
十
幾
名
西
裝
友
，
全
是
來
自
不
同
部
門
的
主

管
，
他
們
都
身
經
百
戰
，
還
有
甚
麼
絕
世
好
橋
未
聽
過
？
所

以
在
賣
橋
過
程
中
，
任
憑
你
把
聲
調
提
高
八
度
，
抑
或
努
力

的
擠
眉
弄
眼
，
他
們
還
是
沒
甚
表
情
，
你
也
沒
法
從
他
們
的

神
態
中
看
出
，
到
底
他
們
是
不
喜
歡
你
的
故
事
，
還
是
對
故

事
沒
甚
麼
意
見
，
更
加
估
計
不
到
在
講
完
故
事
之
後
，
他
們

會
有
甚
麼
提
問
？
賣
橋
不
成
功
的
，
請
下
回
再
努
力
，
以
前

就
試
過
有
劇
集
要
賣
十
次
、
八
次
橋
才
成
功
。
幸
好
，
現
在

新
公
司
不
再
有
賣
橋
這
制
度
，
否
則
又
要
死
很
多
細
胞
。

編
審
同
時
亦
需
要
向
演
員
講
解
故
事
。
我
會
形
容
這
工
作

就
好
像
﹁sell

屎
佬
﹂
一
樣
，
因
為
目
的
就
是
要
向
演
員
推
銷

角
色
，
向
他
們
解
說
其
角
色
有
何
特
別
之
處
，
跟
他
過
往
所

演
過
的
劇
集
有
甚
麼
不
同
，
尤
其
是
一
些
大
牌
或
部
頭
演

員
，
他
們
要
覺
得
故
事
吸
引
、
角
色
有
所
發
揮
，
甚
至
有
機

會
讓
他
們
登
上
視
帝
、
視
后
寶
座
才
會
答
應
接
拍
的
。
遇
上

演
員
對
角
色
不
感
興
趣
，
就
要
馬
上
靈
活
變
通
，
如
對
方
覺

得
角
色
不
夠
討
好
，
就
要
即
場
發
揮
編
審
的
急
才
，
馬
上
將

角
色
調
節
，
務
求
令
對
方
滿
意
肯
接
拍
為
止
。

在
劇
本
完
成
之
後
，
進
入
拍
攝
階
段
，
別
以
為
編
審
的
工

作
就
可
以
停
下
來
，
當
拍
攝
時
遇
上
一
些
製
作
上
的
問
題
，

例
如
劇
組
找
不
到
理
想
的
場
景
、
道
具
不
配
合
，
甚
至
演
員

發
生
意
外
或
病
倒
，
無
法
繼
續
拍
攝
，
編
審
需
要
馬
上
更
改

劇
本
，
令
拍
攝
得
以
繼
續
進
行
。
所
以
，
如
果
你
以
為
編
審

的
工
作
就
只
是
替
編
劇
在
劇
本
上
改
改
錯
字
，
那
就
大
錯
特

錯
。
編
審
就
好
像
一
艘
船
的
船
長
，
任
何
時
候
都
要
緊
守
崗

位
，
即
使
其
他
隊
員
都
離
開
了
，
你
仍
得
死
守
甲
板
。
不

過
，
同
時
你
亦
可
以
形
容
編
審
為
編
劇
阿
嬸
，
因
為
要
經
常

執
頭
執
尾
。
你
有
興
趣
當
﹁
編
嬸
﹂
嗎
？

編審、編嬸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作
家
閻
連
科
應
香
港
作
家
聯
會

之
邀
，
前
來
講
他
的
小
說
創
作
。

他
開
頭
就
說
，
︽
為
人
民
服
務
︾

的
這
本
小
說
，
並
不
是
他
創
作
中

最
好
的
一
部
。
很
抱
歉
，
我
也
只

看
過
他
的
這
一
本
小
說
，
因
此
也
無
從

比
較
。
但
這
本
小
說
最
著
名
，
也
許
最

暢
銷
，
原
因
有
二
：
一
是
它
是
一
本
禁

書
，
只
能
在
香
港
出
版
，
但
內
地
也
有

盜
版
的
；
二
是
書
中
有
情
色
描
寫
，
古

往
今
來
，
情
色
描
寫
的
小
說
都
有
銷

路
。︽

為
人
民
服
務
︾
為
甚
麼
遭
禁
呢
？

如
果
說
情
色
描
寫
，
未
遭
禁
的
著
名
小

說
︽
廢
都
︾、
︽
白
鹿
原
︾
有
的
是
，

也
許
還
有
不
少
我
未
看
過
的
。
但
最
犯
忌
的
是
他

的
情
色
描
寫
都
涉
及
軍
官
妻
子
的
紅
杏
出
牆
，
涉

及
偷
情
都
掛
上
﹁
為
人
民
服
務
﹂
的
招
牌
，
褻
瀆

毛
主
席
的
石
膏
像
。
這
些
描
寫
，
頗
有
諷
刺
意

味
，
讓
人
浮
想
聯
翩
。
而
並
不
是
情
色
的
浮
想
，

而
是
對
某
些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的
大
人
物
的
聯
想
。

我
問
閻
連
科
，
這
本
書
的
創
作
，
有
原
型
的
模

特
兒
沒
有
？
他
說
沒
有
。
但
他
在
軍
旅
生
活
中
多

年
，
也
許
親
見
或
聽
說
若
干
稀
奇
古
怪
的
事
兒
，

才
引
起
他
創
造
這
部
小
說
的
動
機
。

他
在
小
說
中
，
也
插
入
了
若
干
小
段
的
評
論
。

例
如
，
他
和
師
長
的
妻
子
偷
情
以
後
，
寫
道
：

﹁
一
夜
的
思
考
，
他
已
經
朦
朧
明
白
，
當
水
到
渠
成

之
時
，
你
不
順
流
而
下
，
反
而
堵
水
逆
行
，
其
後

果
將
會
難
以
料
想
，
難
以
彌
補
。
﹂﹁
以
今
天
的
經

驗
去
看
待
那
時
的
生
活
，
會
發
現
那
時
的
生
活
是

浮
淺
的
，
並
沒
有
那
麼
深
刻
的
矛
盾
和
意
義
。
複

雜
，
在
許
多
時
候
，
只
在
寫
作
者
的
筆
下
，
而
不

在
人
物
的
頭
腦
裡
。
喜
劇
，
在
更
多
的
時
候
，
呈

現
的
是
淺
顯
，
而
不
是
深
邃
。
﹂
這
話
是
多
麼
意

味
深
長
啊
。
我
常
常
說
，
著
名
的
文
學
家
、
小
說

家
，
往
往
也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閻
連
科
出
生
在
河
南
偏
窮
小
鎮
，
年
少
時
參

軍
，
雖
然
後
來
兩
進
大
學
學
習
政
治
教
育
和
文
學

藝
術
，
但
仍
給
人
一
個
土
拙
戇
實
的
形
象
。
很
對

不
起
，
老
人
聽
覺
總
有
點
障
礙
，
閻
連
科
的
帶
有

鄉
音
而
講
話
速
度
又
快
，
我
只
聽
懂
一
半
。
他
給

我
的
名
片
，
知
道
他
曾
任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的
名
譽

董
事
，
也
許
曾
在
該
校
文
學
院
授
過
課
吧
。

作家閻連科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墨
爾
本
一
年
四
季
的
節
慶
活
動
不

斷
，
吸
引
各
類
遊
客
來
臨
，
既
有
激
動

人
心
的
體
育
運
動
，
也
有
時
尚
流
行
的

藝
術
盛
會
，
當
中
最
能
吸
引
人
流
的
莫

過
於
﹁
墨
爾
本
美
酒
美
食
節
﹂。

墨
爾
本
美
食
素
來
聞
名
，
記
得
二
○
○
四

年
第
一
次
遊
墨
爾
本
是
探
望
短
居
於
此
的
查

氏
夫
婦
。
好
客
體
貼
的
查
太
知
我
嘴
饞
，
預

先
策
劃
多
處
美
食
遊
點
，
帶
我
一
一
品
嘗
。

由
萬
壽
宮
價
值
不
菲
的
鮑
魚
、
南
岸
餐
廳
的

澳
洲
和
牛⋯

⋯

到
勇
記
的
越
南
生
牛
肉
河

粉
，
回
想
起
來
，
直
叫
人
口
水
直
流
！

美
酒
則
是
墨
爾
本
近
年
的
異
軍
突
起
，
雅

拉
河
谷
葡
萄
園
區
︵Y

arra
V
alley

︶
位
於
墨

爾
本
以
東
四
十
八
公
里
處
，
是
與
悉
尼
的
獵

人
谷
︵H

unter
V
alley

︶，
南
澳
的
巴
羅
薩
谷

︵B
arossa

V
alley

︶
齊
名
的
澳
洲
著
名
葡
萄
園

區
。
這
裡
有
三
十
多
家
大
小
葡
萄
酒
廠
，
每
年
出
產
眾

多
品
種
的
葡
萄
美
酒
，
除
了
供
應
澳
洲
本
地
市
場
外
，

還
出
口
到
歐
洲
、
美
國
和
亞
洲
等
地
。

每
年
一
度
在
二
、
三
月
間
舉
行
的
﹁
墨
爾
本
美
酒
美

食
節
﹂︵M

elbourne
Food

and
W
ine

Festival

︶，
我
過

往
都
因
時
間
不
合
，
只
能
耳
聞
其
盛
，
沒
有
親
身
參
與

機
會
。
今
年
卻
因
提
早
到
訪
墨
爾
本
，
適
逢
其
會
，
妹

妹
遂
預
訂
了
重
點
節
目
、
於
開
幕
日
︵
三
月
二
日
︶
舉

行
的
﹁
世
界
最
長
午
餐
﹂︵W

orld

’s
L
ongest

L
unch

︶

的
位
置
，
償
我
心
願
。

﹁
世
界
最
長
午
餐
﹂
是
已
有
二
十
年
歷
史
的
﹁
墨
爾

本
美
酒
美
食
節
﹂
開
幕
品
牌
項
目
，
長
約
五
百
米
的
餐

桌
沿
㠥
市
中
心
雅
拉
河
岸
築
起
，
千
多
人
一
起
在
此
享

用
由
國
際
知
名
大
廚
調
弄
的
三
道
菜
連
配
酒
的
午
餐
，

每
位
盛
惠
澳
幣
一
百
三
十
八
元
。
當
然
，
除
了
美
酒
、

佳
餚
的
質
素
，
享
用
食
物
的
環
境
氛
圍
亦
計
算
在
餐
價

之
內——

在
優
美
的
戶
外
環
境
︵
雅
拉
河
畔
︶，
與
千
多

人
︵
認
識
與
不
認
識
的
︶
一
起
舉
杯
，
可
是
一
趟
難
忘

的
飲
食
經
驗
！

世界最長午餐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不
管
知
名
度
多
大
，
總

有
人
不
知
道
；
不
管
多
麼

長
袖
善
舞
，
總
有
交
不
到

的
朋
友
；
不
管
什
麼
信
仰

的
人
，
總
會
認
為
人
與
人

的
相
遇
相
知
透
㠥
神
恩
。
這
個

神
恩
，
就
是
緣
。
緣
，
有
些
能

結
上
，
有
些
卻
怎
樣
也
結
不

了
，
結
不
上
。

最
近
看
到
有
關
佛
教
活
動
的

消
息
，
是
第
三
屆
世
界
佛
教
論

壇
，
將
於
本
月
廿
六
日
至
廿
七

日
舉
行
，
同
時
自
廿
五
日
至
三

十
日
，
在
紅
磡
體
育
館
，
有
佛

頂
骨
舍
利
的
瞻
禮
祈
福
大
會
。

看
到
這
個
報
道
，
令
我
想
起

幾
年
前
的
一
次
舍
利
瞻
禮
，
群
眾
魚
貫
進

場
，
還
未
看
到
佛
骨
，
就
有
不
少
人
泫
然

欲
滴
，
不
自
禁
的
流
下
清
淚
。
我
有
個
朋

友
就
是
這
樣
，
情
不
自
禁
自
然
流
淚
，
原

因
無
法
解
釋
，
覺
得
彷
彿
有
股
力
量
，
令

人
泫
然
欲
泣
，
兩
行
清
淚
就
落
了
下
來
。

我
想
，
這
就
是
與
佛
有
緣
，
與
佛
結
緣

吧
。
我
自
己
卻
是
個
與
佛
無
緣
的
人
，
多

年
前
到
過
陝
西
法
門
寺
，
看
到
唐
朝
留
下

的
佛
具
和
舍
利
，
除
了
感
嘆
之
外
，
並
無

想
哭
的
感
覺
。
到
山
西
五
台
山
，
看
一
座

座
大
大
小
小
的
廟
宇
，
也
只
有
嘆
為
觀
止

的
感
覺
而
已
。
到
普
陀
山
如
是
，
上
泰
山

亦
如
是
。
都
不
能
結
緣
。

倒
是
有
一
天
赴
香
港
佛
教
聯
合
會
的
一

個
宴
會
時
，
從
走
出
地
鐵
到
素
菜
館
的
路

上
，
竟
然
先
後
巧
遇
兩
位
朋
友
，
一
談
之

下
，
居
然
是
殊
途
同
歸
。
然
後
在
會
中
更

遇
到
了
十
多
年
不
見
的
老
友
，
原
來
他
這

十
多
年
皈
依
佛
門
了
。
雖
然
不
能
與
佛
結

緣
，
但
佛
門
卻
屢
屢
賜
我
緣
份
，
讓
我
和

老
朋
短
暫
相
聚
，
暢
敘
別
後
情
況
，
令
人

欣
慰
不
已
。

什
麼
人
和
什
麼
人
能
夠
結
緣
，
什
麼
人

和
什
麼
人
怎
樣
也
不
能
結
緣
，
這
其
中
，

說
不
定
有
更
巧
妙
的
緣
份
在
內
吧
？

結　緣
興　國

隨想
國

原
來
，
伊
莉
莎
伯
．
泰
萊
逝
世
已
一

周
年
，
明
珠
台
月
前
重
播
了
其
長
逾
三

小
時
的
代
表
作
︽
巨
人
︾。
說
是
美
國
德

薩
斯
州
一
個
大
家
族
兩
代
情
怨
的
故

事
，
又
是
典
型
的
三
角
愛
情
，
女
人
美

麗
賢
淑
，
男
人
勇
猛
承
擔
。

電
影
中
由
占
士
甸
飾
的
僕
人
傑
特
雖
然
暗

戀
女
主
人
萊
絲
莉
︵
泰
萊
飾
︶，
卻
心
存
自

卑
，
直
到
後
來
找
到
石
油
才
滿
身
油
漿
地
前

來
向
男
主
人
畢
克
︵
洛
赫
遜
飾
︶
示
威
；
他

到
真
正
成
為
富
可
敵
國
的
石
油
大
亨
，
仍
對

萊
絲
莉
念
念
不
忘
，
以
一
擲
千
金
方
式
來
掩

飾
內
心
的
空
虛
，
藉
機
包
下
整
間
酒
店
招
待

眾
鄉
親
，
真
正
的
心
意
卻
是
向
女
主
角
證
明

自
己
的
能
力
和
愛
意
。

這
是
男
孩
的
幼
稚
？
還
是
男
人
的
執
迷
？
這
自
然
令

畢
克
不
快
和
不
安
，
但
主
人
一
家
仍
欣
然
赴
會
。
傑
特

的
苦
心
和
慷
慨
贏
得
眾
人
的
喝
彩
，
也
攝
取
少
女
崇
拜

的
目
光
，
但
始
終
得
到
女
主
人
的
心
，
最
後
醉
倒
死

去
。最

後
一
幕
是
，
畢
克
一
家
在
返
家
途
中
在
一
間
小
食

店
用
膳
，
店
主
看
到
他
有
一
個
小
紅
番
孫
女
︵
有
色
人

種
︶
而
出
口
不
遜
，
惹
火
了
一
家
之
長
畢
克
，
他
出
來

理
論
並
跟
店
主
大
打
出
手
，
當
然
，
畢
克
輸
了
，
摔
倒

在
地
，
還
被
人
用
食
物
扔
得
滿
身
。
他
以
為
妻
女
看
此

狼
狽
相
，
一
定
會
瞧
不
起
他
了
。
他
戰
戰
兢
兢
地
問
萊

絲
莉
︵
大
意
︶
：
自
己
可
是
她
心
中
的
巨
人
？
萊
絲
莉

說
，
她
心
中
的
巨
人
就
是
一
位
對
種
族
平
等
和
鄉
土
執

㠥
的
男
人⋯

⋯

因
為
，
在
女
人
心
中
，
能
夠
為
弱
小
仗
義
的
男
人
是

巨
人
；
能
在
別
人
遇
到
困
難
時
，
主
動
伸
出
援
手
的
男

人
是
巨
人
；
能
夠
不
畏
世
俗
眼
光
為
﹁
小
事
﹂
發
聲
的

男
人
是
巨
人
，
像
年
前
逝
世
的
鄧
光
榮
，
他
的
英
俊
小

生
形
象
或
許
迷
倒
眾
多
少
女
，
但
當
他
為
病
故
了
的
誼

妹
肥
肥
出
聲
而
公
開
痛
罵
其
前
夫
欠
責
任
心
時
，
他
成

為
很
多
女
人
心
目
中
的
巨
人
。

不
過
，
電
影
中
的
巨
人
不
是
男
人
，
而
是
噴
出
石
油

的
得
州
；
導
演
要
說
的
是
一
個
美
國
夢
的
勵
志
故
事
：

只
要
敢
探
索
，
機
會
處
處
在
；
只
要
肯
努
力
，
就
有
出

頭
天
。
然
而
，
富
有
和
愛
情
未
必
成
正
比
。
這
是
半
個

多
世
紀
前
荷
里
活
電
影
的
價
值
取
向
，
或
許
，
也
值
今

日
走
向
富
強
的
國
人
借
鏡
。

女人的巨人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在歸真堂活熊取膽引發一場公眾的倫理之爭
時，中國動物保護組織又把目光聚焦在鵝肝

醬生產行業上。
最近，達爾問自然求知社在北京舉辦了一個環

保沙龍，呼籲抵制一家跨國公司在中國鄱陽湖投
資建立全球最大鵝肝醬生產基地。
人們都知道鵝肝是法國傳統美味。北京崇文門

的馬克西姆餐廳一小塊鵝肝醬的售價就達百元以
上，品嚐鵝肝醬成為中國新富階層的一種時尚享
受。然而，卻很少人關注過鵝肝醬生產過程的殘
酷。在此次沙龍上民間環保組織、農場動物保護
協會、營養專家等人士向參會者展示了美味背後
養殖鵝的悲慘命運。
動物福利已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為人類口腹

之慾虐待動物已被很多國家定為非法。與泛意的
動物保護組織不同的是，農場動物福利協會更關
注的是養殖動物的福利，如豬牛羊雞鴨等。在動
物保護人士看來，即使是一隻用做來食物原料的
動物，也有㠥與人類同樣的豐富情感，有㠥快
樂、恐懼、痛苦等感受。農場動物福利包括動物
與外界環境的和諧、自由度、身體感受以及精神
健康等等。
鵝肝醬的原料是鵝肥肝，它是怎樣形成的？通

過強飼。強制餵養的鵝其鵝肝是正常鵝肝的6—10
倍，也就是脂肪肝。一隻巨大變態的病肝，在殘
酷的鵝肥肝產業中卻是榮耀。愛吃烤鴨的人都知
道「填鴨」，強行餵食催肥的鴨子才能烤出可口的
脆皮。自然進食的鵝不會得脂肪肝，只有人工強
行填食才能得到肥肝。雌性水禽不能做鵝肥肝，
所以一出蛋殼就被扔到絞肉機裡。剩下雄性的鴨
和鵝被飼養10—14周，當身體基本成熟之後，就
開始被集中強填。
在操作間中，操作工人用手捏住鵝的頭頸，把

30厘米左右的金屬管子捅入鵝的食管，然後啟動

氣泵，把450克左右的玉米飼料在2秒鐘之內打入
鵝的食管。為提高效率強飼時工人的動作往往非
常粗暴，為制止鵝掙扎他們會緊緊抓住鵝的翅
膀，以致強飼中會有50%以上的鵝翅膀骨折。如
果食物下落不順暢，工人還會用棍子將飼料使勁
往下捅。經過3個星期每天4次的強行填食，當鵝
已出現目光呆滯，羽毛脫落、肥得走不動路等瀕
死現象時，就結束填食立刻開始進入屠宰環節，
這時已到鵝以及鴨的生理忍耐極限，一旦超過這
個極限就會有大批鴨鵝死去。
鴨和鵝都是自然雜食性動物，看到食物會搶

食。但鵝肝生產企業的飼養者為了讓牠們患上脂
肪肝，故意給牠們非常單一且遠超過身體需求的
食物。人們在鵝場看到，被強填的水禽看到飼料
就會拚命逃避。強飼過程中，鴨和鵝都是單獨關
在一個籠子裡，一生幾乎都是半蹲姿式，因為籠
子非常窄小，而強飼前後的體重是不一樣的。
強制填食給鵝和鴨造成極大的痛苦。飼管強行

插入食道會導致禽類的食管瘀青、出血、穿孔、
傷口感染；過量強飼造成禽類的肝破裂、肝硬
化， 鵝還會患上肝性腦病，因其肝的排毒功能被
破壞，毒素侵入大腦使其猝死。 強飼造成的禽類
高發病還有佝僂病、骨折、毒血症、缺氧血症、
內部肌肉出血、腸炎、吸入性肺炎、神經損傷、
低血糖昏迷、細菌感染、體溫調節紊亂和呼吸疾
病等。 調查顯示，每年約有100萬隻鴨及鵝死於
被強填的那兩個星期。
有人說，生產鵝肝的養殖廠是禽類的「奧斯維

辛集中營」。
有人說，動物就是給人吃的，為了人類得到美

味，動物就應該犧牲。商家一向宣傳鵝肥肝是健
康食品甚至綠色食品，但是營養專家分析說，鵝
肥肝以及鵝肝醬遠不是健康食品。鵝肥肝是發生
脂肪沉積病變的動物肝臟，從病理學的角度看，

經過強行填食飼養鵝肝體肝臟脂肪含量是健康鵝
肝的10—12倍，含有極高的飽和脂肪，人過多食
用後可能會造成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肝臟這個肌
體的解毒器，原本就含有微量毒素，而動物去世
前的極度痛苦，讓肝臟很容易含有致癌的劣質蛋
白質。此外，脂肪肝是肝癌的前期，吃這樣的肝
對人體的威脅更大。過多食用鵝肥肝，會誘發澱
粉樣變性疾病，其中積累的蛋白質損傷人體組
織，並破壞其功能。食用鵝肥肝還容易誘發結
核、骨髓炎、克羅恩病、潰瘍性結腸炎、狼瘡、
支氣管擴張等疾病。
去年7月，鵝肝醬被2011年科隆國際食品博覽會

拒之門外，引發了法德兩國的外交戰，起因是歐
洲動物保護組織反灌胃協會認為鵝肝醬廠家為了
獲得巨大的肝臟，飼養方式涉嫌虐待動物。由於
動保組織的呼籲，食品展決定抵制鵝肝製品。近
年在動保組織的宣傳下，很多歐洲消費者簽名承
諾不再食用鵝肝醬，此舉讓法國鵝肝企業受到巨
大損失。法國每年生產約2.3萬噸鵝肝醬，佔全世
界總產量的75%以上。在法國鵝肝生產形成了一
個價值17億歐元的龐大產業，為3萬人提供了就業
機會。
目前德國、奧地利、丹麥、芬蘭、愛爾蘭、意

大利、比利時、荷蘭、波蘭、捷克、英國、瑞
典、挪威、瑞士、以色列、阿根廷等國家，都已
經立法禁止對動物的「強飼填肥」，而美國加州已
經立法禁止銷售肥鵝肝製品。即使在法國，很多
民眾也開始反對這個產業。2011年底聖誕節前就
有很多法國公民集會反對生產肥鵝肝，他們在巴
黎香榭麗舍大街舉行了反對鵝肥肝的活動。 歐盟
法令規定，凡加入歐盟的國家15年內必須停止填
鵝生產肥肝，並規定禁止設立新的強飼填肥養殖
場。目前除法國之外其他歐洲國家都已停止生產
鵝肥肝，還有鵝肥肝生產的匈牙利也在逐步減

產。2019年，歐盟將全面禁止生產鵝肥肝。
早在1981年，中國就已經建立了鵝肥肝產業，

到2006年全國鵝肥肝產量已位居世界第三，僅次
於匈牙利和法國。
一份來自中國「鵝肥肝產業聯盟」的報告預

測，隨㠥歐盟國家動物權益的保護組織對填鵝肥
肝做法的強烈譴責，西方鵝肥肝生產的重心必將
逐漸東移，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產國。這種
樂觀的預測背後，卻是令人悲觀的現實—中國人
有錢了，能隨意消費已被世界發達國家棄絕的非
道德食品。據悉，由於中國鵝肥肝生產達不到國
外標準從未出口過，一直是內銷。
動物保護人士認為，中國的GDP增長已經夠高

了，吸引鵝肥肝產業來華落戶自然能大大增加資
本利潤、增加地方稅收，但面對巨大的經濟利
益，即使不存對動物的悲憫之心，為此將冒的企
業道德形象風險卻一定值得權衡。中國的皮毛製
品曾因生產過程的殘忍而遭到世界市場的抵制，
日益壯大的中國鵝肥肝產業，是否也會重蹈皮毛
產業的覆轍呢？

與鵝肝醬 鵝的命運

■鵝肝醬 網上圖片


